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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太宰治的小说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读者的视野，大约是在1981年。
张嘉林先生翻译的《斜阳》出现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太宰文学热。
尽管它似乎被淹没在了罩着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川端康成文学的翻译热浪里，但却悄无声息地形成了
一股虽不张扬但却持续涌动的“暗流”，造就了一批痴迷得近于“狂热信徒”的读者群体。
与川端文学和后来的大江文学不同，太宰文学不是以轰轰烈烈的方式，而是以更加个体和隐秘的、甚
至是“同谋犯”的方式闯入读者心中某一片或许是被刻意掩饰的一隅，搅动了人们内心深处最柔弱而
又最执拗的乡愁。
　　太宰文学被誉为永恒的“青春文学”，被年轻的少年们(包括另一种心理状态上的少年们)视为神
明一般地尊奉，其中漂漾着的“清澄的感受性”和绝不妥协的纯粹性堪称世界上青春文学的最好范本
。
与此同时，太宰文学又被誉为“弱者的文学”，正如他在((蓄犬谈》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艺术家
本来就应该是弱者的伙伴——弱者的朋友。
在艺术家来说，这就是出发点，就是最高的目的。
”太宰治似乎是把懦弱作为一种出发点，甚至是一种武器，以退为进地向所谓的“强者”、向伪善的
人生和社会公开宣战，从而彰显出一种别样的强大、别样的高贵和骄傲的激情。
　　太宰治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拥有大量可以炒作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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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宰治最著名的三部作品：《斜阳》、《维庸之妻》和《人间失格》。
太宰治韵文学以耀眼的光芒照射在日本战后的废墟上。
他原先悲歌“人世恐怖”，而在1947年发表的《维庸之妻》中，那种悲歌进而发展为一种对虚无的叹
息和幻灭感。
小说借妻子之口，讲述了一个生来容易受到伤害的心灵为莫名的不安所攫住，以致终日借酒浇愁的诗
人的故事。
《斜阳》这部以没落贵族家庭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被誉为日本的《樱桃园》，为他赢得了如潮的赞美
。
他临终前写成的《人间失格》，可以说是他整个一生的自画像，从中可以看到他从多愁善感的少年一
步步丧失为人资格的过程，被誉为日本文坛“不朽的杰作”，是“太宰文学的总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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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太宰治（1909-1948），日本战后新戏作派代表作家，日本无赖派大师，在日本与川端康成、三岛
由纪夫并列战后文学的巅峰人物。
无赖派文学是指以自谑的态度来表现战后日本人精神与感官世界的双重委靡，疏远于主流之外，以颓
废抵抗社会化，对战后日本文学的影响深远。
　　中学时期成绩优异，对芥川龙之介、泉镜花的文学十分倾倒。
1930年进入东大法文科，初会井伏鳟二，奉为终生之师。
太宰的创作自中学时代就已经开始。
1939年，太宰治30岁，由井伏鳟二作媒，与石原美知子结婚。
并于同年秋以《女生徒》一书获第四届北村透谷奖。
1947年前往伊豆三津滨旅行，开始创作《斜阳》，且结识山崎富荣。
1948年以《如是我闻》震惊文坛，并着手写《人间失格》。
随着结核病的恶化，与情人山崎富荣于玉川上水投水自尽，结束其灿烂多感而凄美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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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永远的少年”太宰治及其文学的心理轨迹斜阳维庸之妻人间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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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斜阳　　一　　早晨，母亲在餐厅里轻快地啜了一匙子汤，突然小声地叫了一声：　　“啊！
”　　“有头发？
”　　我以为汤里有什么脏东西。
　　“不。
”　　母亲像是什么事也没有，轻巧地又把一匙子汤送到嘴里，然后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脸望着
厨房窗外盛开的樱桃，就这样侧着脸又将一匙子汤轻巧地倒进小小的双唇之间。
用“轻巧”这个词来形容我母亲，这绝不是夸张。
她的用餐方式同妇女杂志之类介绍的迥然不同。
记得直治弟弟曾经一边喝酒一边对我这个做姐姐的说过这样的话：　　“你要知道，一个人不能因为
有爵位就称得上贵族。
也有的人虽然没有爵位，却具有天爵的优秀品质。
像我们这种仅仅有爵位的人，也有不但不像贵族，反而更近于贱民的。
像岩岛那种人（直治举了他同学中一个伯爵的名字），说实在的，给人的印象不是比新宿一带妓馆的
掌柜还要下流吗？
就是前几天，柳井（弟弟又举出同学中一个子爵次子的名字）的哥哥举行婚礼，那畜生穿着无尾礼服
什么的，有什么必要穿无尾礼服来参加呢，这且不去说它，在席上致词时，这小子却用文言不像文言
、白话不像白话的狗屁不通的敬语说话，听了真叫人恶心。
假装斯文地毫无温文尔雅可言，这是无聊透顶的装腔作势。
过去在本乡一带，我们时常可以看到‘高级御公寓’这类招牌，而所谓华族，大部分实际上可以说都
是‘高级御乞丐’。
真正的贵族可不会像岩岛那样拙劣地装模作样。
拿我们这个家族来说，真正的贵族可能只有妈妈了吧？
她才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啊。
有些地方我怎么也比不上她。
”　　就拿喝汤来讲吧，我们都是在盘子前面略微低下头去，横捏着匙子把汤舀起来，然后依旧横捏
着匙子将它送到嘴边喝的，但是母亲却把左手指轻轻地放在餐桌边上，挺着身子，扬着头，连盘子也
不看一看，横捏着匙子就一下子舀起汤来，然后像燕子那样——真想用这个字眼来形容——轻巧而又
优美地将匙子尖端对着嘴，就这样把汤倒到嘴里去。
她一面随意地左顾右盼，一面极其轻巧地操着匙子，匙子简直像小翅膀那样轻飘飘地动着，汤一滴也
不会泼出来，同时一点也不会发出啜汤或者碰响盘子的声音。
这种吃法可能不符合所谓的正式礼节，可是在我看来却非常可爱，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吃法。
而且事实上，喝汤的时候舒适地挺着上半身，从匙子尖端把汤倒进嘴里，这比低着头从匙子边喝，味
道要好得恐怕叫人难以相信。
然而我正是直治所说的那种高级御乞丐，所以无法像母亲那样轻巧而又漫不经心地使用匙子，没有法
子，只好死心，仍然在盘子前面弯下身子，按照所谓正式礼节那种乏味的方法喝汤。
　　不只是喝汤，母亲的用餐方式也不大合乎礼法。
肉一端上来，她就立即用刀叉把它全切成小块块，然后丢开刀，改用右手拿叉子，一块一块地把肉叉
起来，很高兴似的慢慢吃起来。
至于吃带骨的鸡肉，当我们担心把盘子碰响，还在费尽心思从骨头上切下鸡肉的时候，母亲已经满不
在乎地用手指将骨头拎起来，用嘴把肉和骨咬开，若无其事地吃起来了。
那样粗鲁的吃法，不但使人看上去感到可爱，甚至显得异常迷人，所以说名副其实的人到底与众不同
。
她不仅吃带骨的鸡肉时这样，进便餐时吃火腿和红肠之类也常常随手抓起来就吃了。
　　“你们知道饭团子为什么好吃吗？
因为是用手指捏着做的啊，”母亲还说过这样的话。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斜阳>>

　　我也想过，用手抓着吃也许真的很好吃吧，可是我又觉得，像我这种高级御乞丐笨拙地学着这样
做，就真变成名副其实的乞丐了，所以还是忍住了没学她。
　　连直治弟弟都说学不到母亲那样，我也深深感到要学母亲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那是个初秋的月夜，在西片町宅邸的里庭园，我和母亲坐在池旁亭子里赏月，边笑边谈着狐
狸和老鼠出嫁时准备的嫁妆有什么不同，这时候，母亲霍地站起来，走进亭子旁边茂密的胡枝子丛里
，又从胡枝子的白花中间露出她白净娇艳的脸，微微地笑着说：　　“和子，你猜妈妈在做什么？
”　　“在折花，”我回答说。
　　母亲却轻轻地笑出声来说：　　“我在小便哪。
”　　她一点都不把身子蹲下去，这使我感到吃惊，可是我从心里感觉可爱，同时也觉得我这种人怎
么也不可能学她的。
　　虽然从今天早上喝汤的事扯得太远了，不过我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路易王朝时期的贵妇人都是
满不在乎地在宫殿庭院或者走廊角落里小便的，我对这种随随便便确实感到新奇，因此我还想到，像
我母亲这样的人也许是真正的贵妇人中的最后一个吧？
　　再回过头来说她今天早上喝了一匙子汤，“啊”地轻轻叫了一声。
我问她：“有头发吗？
”她却回答说：“不！
”　　“那是不是太咸了？
”　　早上的汤，我是用最近配给的美国罐头青豆滤过后做的浓汤。
对于做菜我本来就没有把握，所以即使听到母亲说“不”，我还是非常担心，又问了一声。
　　“不，汤做得很好，”母亲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她喝完汤，就用手抓着紫菜裹的饭团子吃起来。
　　我从小就不爱吃早饭，不到十点钟左右肚子不会饿，所以这时候汤是勉强喝下去了，可是不想吃
饭，把饭团子放在碟子里用筷子捣得不成样子，然后用筷子夹一点，像母亲喝汤时操匙子那样，让筷
子尖端对着嘴，简直像喂小鸟一样地塞到嘴里去。
我还在这样慢腾腾地吃着，母亲已经把饭吃好，静悄悄地站起来离开座位，背靠在朝阳照射着的墙上
，默默地看着我吃饭。
不一会儿她说：　　“和子，你还是不行啊。
你要变得最爱吃早饭才好。
”　　“妈妈您呢？
您爱吃吗？
”　　“那还用说，我已经不是病人了。
”　　“和子我也不是病人啦。
”　　“不行不行！
”　　母亲发愁似的笑着，摇了摇头。
　　五年前我生过肺病，长期卧床，但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富贵病。
倒是不久前母亲生的病才叫人担心和难过。
然而母亲却只顾着担心我的事。
　　“啊！
”我禁不住叫了一声。
　　“怎么啦？
”这回母亲问我了。
　　我们两人对看了一下，好像彼此完全会意似的，我吃吃地笑起来，母亲也微微地一笑。
　　一个人突然想到什么害羞得无地自容的事情时，就会轻轻地发出这种奇怪的“啊”的声音。
脑海里突然清楚地想起了六年前我离婚的事情，所以不禁喊了一声：“啊！
”可是母亲刚才也“啊”了一声，那又是为什么呢？
她绝不会有我这种使人害臊的往事，不，或许她有什么⋯⋯　　“妈妈，刚才您也想起什么事了吗？
是什么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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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　　“是我的事吧？
”　　“不是。
”　　“是直治的事吗？
”　　“是的，”母亲刚开口，却又歪着头说，“也许是的。
”　　弟弟直治在大学读书时碰到征兵，到南方岛上去了就杳无音信，停战以后仍然下落不明。
母亲说她已经作好精神准备再也见不到直治了，可是我一次也没有作过这种“精神准备”。
我想一定能够见面的。
　　“我以为我已经想开了，可是一吃到美味的汤，就会想起直治来，难受得不得了。
我们过去待他好点就好了。
”　　直治进高等学校以后就热衷于文学，还过着浪荡子似的生活，不知叫母亲操了多少心。
尽管这样，母亲还是喝一口汤就想到直治，不由得“啊”地叫一声。
我硬把饭塞到嘴里，眼睛噙着热泪。
　　“您放心吧，直治不会有问题的。
像他那样的无赖，不会那么容易就死的。
死的一定都是又老实、又漂亮、又和善的人。
直治那种人你用棍子打也打不死。
”　　母亲听了笑着跟我开玩笑说：　　“那么说，阿和你是属于会早死的一类人了？
”　　“哎呀，为什么？
我既是个无赖，又有点锛儿头，活到八十岁是拿得准的。
”　　“真的吗？
那妈妈一定能活到九十岁了？
”　　“是的。
”　　我刚开口就感到有点说不下去。
无赖命长，漂亮的人命短。
妈妈是个漂亮的人，却又希望她长寿。
我真着了慌。
　　“您故意难为人哪！
”　　我说罢只觉得下唇颤抖起来，眼泪夺眶而出。
　　我再讲点蛇的事吧。
那是四五天前的一个下午，附近几个孩子在庭园篱笆那里的竹丛中发现了十来个蛇蛋，就来告诉我。
　　“这是蝮蛇蛋，”孩子们硬是这么说。
　　我想竹丛里要是孵出十条蝮蛇来，可就不能随随便便到庭园里去了，于是说：　　“把它们烧掉
吧！
”　　孩子们都乐得跳起来，跟着我走了。
　　我们在竹丛附近堆起木柴和树叶，生起火来，把蛇蛋一个个投入火中。
但是蛇蛋怎么也烧不起来。
尽管孩子们在火堆上加树叶和小树枝使火更旺，蛇蛋还是烧不起来。
　　“你们在干什么？
”坡下农家的姑娘从篱笆外走过，笑着问。
　　“烧蝮蛇蛋。
要是孵出蝮蛇来，那多可怕呀。
”　　“蛋有多大？
”　　“有鹌鹑蛋那么大，都是雪白的。
”　　“那是普通蛇蛋，不会是蝮蛇蛋吧？
生蛋是怎么也烧不起来的。
”　　姑娘感到滑稽，便笑着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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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烧了近半小时还烧不起来，于是我叫孩子们从火中把蛇蛋拾起来埋在梅树下，我找来一些小石
子给它们做了墓碑。
　　“来吧，大家都来拜一拜吧。
”　　我蹲着合掌的时候，孩子们也都顺从地蹲在我背后合起掌来。
然后我离开孩子们，独自慢慢地登上石阶，只见母亲站在石阶上紫藤架的阴凉处。
她说：　　“你老是爱做残忍的事。
”　　“我以为是蝮蛇蛋，哪里知道原来是普通蛇蛋。
不过没关系，已经把它们埋葬了。
”　　我虽然这么说，但觉得这事被母亲看见总不好。
　　母亲不是一个迷信的人，可是自从十年前父亲在西片町的宅邸逝世以来，她很怕蛇。
父亲临终前，母亲在他枕边看到一条不粗的黑绳子，想随手把它拾起来，才发觉是条蛇。
蛇很快地向走廊逃去，然后就不见了。
这事只有母亲跟和田舅舅两人看见，他俩不由得面面相觑，可是为了避免房间内送终的人慌乱，都忍
着一声不响。
虽然我们也在场，但关于那条蛇的事情却一点都不知道。
　　然而父亲去世的那天傍晚，庭园水池旁的每棵树上都有蛇爬上去，这桩事情是我亲眼看见的。
我今年是二十九岁的老太婆，十年前父亲逝世时我已经十九岁，不是小孩子了，所以即便十年后的今
天仍然记忆犹新，肯定不会弄错。
我想剪些上供用的花，便向庭园池旁走去，在池岸的杜鹃花旁边停下脚步一看，杜鹃花的枝梢上有小
蛇盘绕着。
我有点惊奇，想折另一棵棣棠花的花枝，可那花枝上也盘绕着蛇。
旁边的木樨、若枫、金雀儿、紫藤和樱树，无论哪儿，也不论哪棵树，都盘绕着蛇。
然而我并不感到怎么可怕，只觉得蛇也和我一样，为父亲的逝世感到悲伤，才从洞中爬出来追悼他的
吧？
我把这事悄悄地告诉母亲，她听了却十分镇静，微微歪着头，仿佛在想什么，可是什么话都没有说。
　　但这两次蛇的事件使母亲从此非常讨厌蛇倒是事实。
与其说是讨厌，不如说是敬畏，就是说，她似乎产生了畏惧。
　　我想母亲看见我烧蛇蛋一定认为不吉利，于是忽然觉得烧蛇蛋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说不定会给
母亲带来什么灾难，所以老是放心不下，到第二天、第三天都无法忘掉，而今天早晨无意中又在餐厅
里说漏了嘴，胡说什么美人命短，结果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终于哭起来。
吃完早饭我一面收拾桌子，一面觉得好像有条使母亲缩短寿命的可怕小蛇钻进了自己的心底里，实在
叫人厌恶得不得了。
　　可是当天我在庭园里又看见蛇了。
这天天气爽朗，十分舒适，我把厨房活做完就带着一把藤椅走下台级，到庭园草坪上，想在那里打毛
线，不料在石头旁的小竹子间看到了一条蛇。
唉，真讨厌！
我只是有这么个感觉，也没有想得更多，拿着藤椅就走回来，把它放在檐下的廊子上，坐下来就开始
打毛线。
到了下午，我想到院子角落的佛堂里去从藏书中取出一本洛朗森的画册，可是下庭园台级时又看见一
条蛇在草坪中慢腾腾地爬着。
还是早上那条蛇，是条细长的很文静的蛇。
我想这是条“女蛇”。
它静悄悄地穿过草坪，爬到野蔷薇的阴凉处停下，抬起头来颤动着火焰般的细长舌头。
接着它向周围眺望了一会儿，便垂下头无精打采地蜷缩着不动了。
这时我也只是强烈感觉到它是条美丽的蛇。
我从佛堂里取出画册回来，悄悄地去看原来有蛇的地方，蛇已经不见了。
　　傍晚时分，我和母亲在中国式房间里一面喝茶，一面朝庭园眺望，这时候早上那条蛇又在石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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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级悄然出现了。
　　“那条蛇是⋯⋯？
”　　母亲也看见了它，这么说着奔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就呆立不动了。
经母亲一提，我也忽然猜测到，脱口便说：　　“是蛇蛋的母亲吧？
”　　“是的，一定是的。
”　　母亲的声音嘶哑了。
　　我们互相拉着手，屏息静气地默默注视着那条蛇。
垂头丧气地蜷缩在石阶上的蛇又摇摇晃晃地滑动起来，像是有气无力地穿过石台阶，向燕子花那边爬
去了。
　　“从早晨起它就在庭园里爬来爬去了，”我低声向母亲说。
　　母亲叹了一口气，就精疲力竭地坐到椅子上，用沉郁的声调说：　　“是吗？
它在寻找蛇蛋啊。
怪可怜的。
”　　我无可奈何，低声地笑笑。
　　夕阳照在母亲脸上，她那双眼睛看上去甚至发出绿幽幽的光，微带怒色的脸显得异常美丽，不禁
使我想扑上去抱她。
我心里暗忖：啊，她这张脸似乎有点像刚才那条悲伤的蛇。
而钻到我心中转来转去的那条丑恶的蝮蛇，说不定早晚会把这条深深地陷在悲伤之中的异常美丽的母
蛇咬死。
我不知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
　　我把手放在母亲柔软纤细的肩膀上，不知怎么的难过了半天。
　　我们放弃了东京西片町的宅邸而搬到伊豆这幢中国式山庄来，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年的十二月
初。
父亲逝世以后，我们一家的经济全由和田舅舅照料，他是母亲的弟弟，现在是母亲的唯一骨肉。
看来是他跟母亲说，战后世态变了，经济已经维持不了，现在最好卖掉房屋，把女佣人辞退，母女俩
在乡下买一幢整洁的房子称心地过过日子。
金钱的事母亲比小孩子更不懂，所以听和田舅舅这么一说，也就托他多加关照了。
　　十一月底，舅舅寄快信来，说骏豆铁路沿线河田子爵有一幢别墅要出让，房子建筑在高地上，适
于眺望景致，还有一百坪左右的田地，那一带的梅花十分有名，而且冬暖夏凉，我想你们住在那儿一
定会喜欢的，我看有必要直接跟对方面洽，所以希望你明天无论如何到我银座的办事处来一趟。
　　“妈妈，您去吗？
”我问她。
　　她脸上露出异常凄凉的神色，笑着回答说：　　“这是托舅舅办的嘛。
”　　第二天母亲请从前的司机松山先生陪伴，刚过中午就去了，晚上八点多由松山先生送了回来。
　　“决定了！
”母亲走进和子的房间，双手扶着和子的桌子，仿佛要倒下去似的一坐下就说了这么一句。
　　“决定了什么？
”　　“什么都决定了。
”　　“可是，”我吃了一惊说，“什么样的房子，看也没看就⋯⋯”　　母亲在桌子上支起一只胳
膊肘，手轻轻地托着前额，微微地叹了口气说：　　“和田舅舅说是个好地方嘛。
我想就这样闭着眼睛搬到那里去得啦。
”　　她说罢扬起脸来微微一笑。
那张脸有点憔悴，却也很美。
　　“是啊，”母亲对和田舅舅的高度信赖使我只好附和说，“那么，我也把眼睛闭起来了。
”　　虽然两人都笑出声来，但笑过之后却感到很凄凉。
　　从此每天有搬运工到家里来打包准备搬家。
和田舅舅也来安排，该变卖的就变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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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女佣人阿君一道整理衣服，或者在院子里烧破烂东西，忙得不可开交。
母亲既不吩咐什么，也一点不帮忙整理东西，每天躲在房间里磨磨蹭蹭的不知在干什么。
　　“怎么啦？
您不愿意去伊豆了吗？
”我一狠心，便用稍微苛刻的口吻问她。
　　她只是呆呆地回答一声：　　“不是的。
”　　十天左右便整理好了。
黄昏时候我和阿君两人在院子烧纸屑和稻草，母亲从房间里出来，站在廊子上默默地看着我们的火堆
。
一阵阴冷的西风吹来，烟低低地在地面掠过，我忽然抬头朝母亲看了一眼，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的面色
这样苍白，不由得惊讶地喊起来：　　“妈妈，您的脸色不好哇！
”　　“没什么，”母亲微微一笑，转身又安静地回到房间里去了。
　　那天晚上由于被褥都包好，阿君就睡在二楼西式房间的沙发上，我把一床向邻居借来的被褥铺在
母亲房间里，和母亲一起睡。
　　母亲出乎意外地对我说：　　“因为有你，因为和你一起，我才想去伊豆的。
同你在一道嘛。
”　　母亲的声音显得那么苍老而有气无力，简直叫人不敢相信。
我吓了一跳，不由得反问了一句：　　“假如没有我呢？
”　　母亲突然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说：　　“那不如死的好！
妈妈也真想在你爸爸去世的这屋子里死去呀。
”　　母亲哭得越发伤心了。
　　母亲一次也没有向我讲过这样的泄气话，我也从未见她哭得这么厉害过。
父亲逝世的时候，我出嫁的时候，我肚子里怀着孩子回到她身边来的时候，我在医院里生下了死胎的
时候，我卧病在床起不来的时候，或者直治干了坏事的时候，母亲都没有露出过这种示弱的态度。
父亲去世后十年，母亲同父亲在世时毫无两样，她是个无忧无虑的慈祥母亲。
而我们则一味地跟母亲撒娇，逍遥自在地长大起来。
可是母亲现在把钱用光了。
为了我们，为了我和直治，她毫不吝惜钱，都用光了。
现在已经不得不离开这个长年住惯了的屋子，搬到伊豆的小山庄去，只跟我两个人开始过寂寞的生活
。
如果母亲是个心眼不好的吝啬鬼，老是叱责我们，或者只顾暗中设法增加自己的私房钱，那么不管世
道如何改变，她也不至于有这种不如死的心情吧？
啊，没有钱是多么可怕而凄惨的事，就像掉进了不可得救的地狱一样。
我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这一点，悲痛得难过，因为过于痛苦，想哭也哭不出来，所谓人生严峻
，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下的感觉吧？
我感到身体都动弹不得，仰面朝天躺着，就像石头一样，一动也不动。
　　第二天母亲的面色依然不好，而且不知怎么的总是磨磨蹭蹭，像是尽可能在这个屋子里多待一会
儿。
可是和田舅舅来了，说行李已经发送得差不多，今天该去伊豆了。
于是母亲只好勉勉强强地穿上大衣，对前来告别的阿君和常有来往的人默默地点头行礼，然后跟舅舅
和我三个人一起走出了西片町的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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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太宰文学作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稳固。
　　--日本著名评论家鸟居邦朗　　我对太宰治文学所抱有的厌恶情绪是异常强烈的。
第一，我讨厌这个人的脸。
第二，讨厌这个乡下人“洋气十足”的趣味。
第三，讨厌这个人扮演了一个与自己不合适的角色。
一个想和女人“惰死”的小说家，总得多少有点严肃的风貌才行啊！
　　——三岛由纪夫　　虽然三岛由纪夫讨厌太宰治，可我觉得三岛由纪夫的文章本身就很像太宰治
的文章。
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作品里都有很多警句，有的地方是用警句替代描写。
尽管我觉得很滑稽，但是不得不说，三岛由纪夫是用太宰治的文体来写东西的。
　　——大江健三郎　　太宰治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叼烟的英俊恶魔》，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棒的
电影名字。
我很喜欢太宰治，而梁朝伟总让我想起他。
　　——王家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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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宣告结束，城市的废墟弥漫着精神危机。
太宰治的文学以耀眼的光芒照射在废墟之上。
他的文学本来就是以现代的危机意识、世纪末的颓废意识作为出发点的，因而当战后的现实陷入危机
之际，他的文学以强有力的现实感诉诸于人们的心灵。
他原先悲歌“人世恐怖”，而在一九四七年发表的《维庸之妻》中，那种悲歌进而发展为一种对虚无
的叹息和幻灭感。
小说借妻子之口，讲述了一个因生来容易受到伤害的心灵为莫名的不安所攫住，以致终日借酒浇愁的
诗人的故事。
颓废堕落的缘故，被妻子一语中的：“像玩扑克牌一样，负的全部收齐，就交成了正的。
”太宰治似乎相信，人只有内心深处抱有虚无感，才会具有善的秉性。
一九四七年，太宰治发表了《斜阳》。
这部以没落贵族家庭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被誉为“日本的《樱桃园》”，描写了战后这一道德过渡期
的牺牲者的悲剧，为他赢得了如潮的赞美。
他临终前写成的《人间失格》，可以说是他整个一生的自画像，从中可以看到他从多愁善感的少年一
步步丧失为人资格的过程，被誉为日本文坛“不朽的杰作”，是“太宰文学的总清算”。
　　太宰治，三十九年生命，二十年创作，五次殉情自杀，最终情死，日本无赖派大师，毁灭美学一
代宗师。
　　年度最畅销作品，没有《斜阳》就没有斜阳族，可以不读村上春树，却不能不读太宰治。
　　太宰文学作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稳固。
　　——日本著名评论家鸟居邦朗　　我对太宰治文学所抱有的厌恶情绪是异常强烈的。
第一，我讨厌这个人的脸。
第二，讨厌这个乡下人“洋气十足”的趣味。
第三，讨厌这个人扮演了一个与自己不合适的角色。
一个想和女人“惰死”的小说家，总得多少有点严肃的风貌才行啊！
　　——三岛由纪夫　　虽然三岛由纪夫讨厌太宰治，可我觉得三岛由纪夫的文章本身就很像太宰治
的文章。
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作品里都有很多警句，有的地方是用警句替代描写。
尽管我觉得很滑稽，但是不得不说，三岛由纪夫是用太宰治的文体来写东西的。
　　——大江健三郎　　太宰治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叼烟的英俊恶魔》，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棒的
电影名字。
我很喜欢太宰治，而梁朝伟总让我想起他。
　　——王家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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